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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旅游心理容量研究综述

李　渊，吕 一 平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景区旅游心理容量研究对于提升景区管理与旅游体验质量、推进景区科学规划与动态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该文从景区旅游心理容量的概念定义、评估指标、测算方法、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等方面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

对景区旅游心理容量的研究现状。研究发现：１）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定义，经济、文化、管理、心理等多学科领域均

有相关讨论，通常认为景区旅游心理容量为兼顾旅游体验与社会影响的景区最大使用水平；２）拥挤感知成为常用

的测算指标，反映与拥挤感知互动的“调适行为”研究开始出现；３）视觉模拟逐步替代常规叙述性话语，仿真模拟方

法处于初步探索阶段；４）对微观环境因素的偏好、影响程度及与人群、时间、空间的关系研究可能成为影响未来旅

游心理容量的重要因素；５）从政策、宣传、管理等层面入手，进一步探索景区的步行微环境影响及应对策略等，对景

区规划和空间调整更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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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随着以人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心理容
量备受关注［１］。然而，景区旅游心理容量研究具有
一定难度，究其原因：１）影响旅游心理容量的因素
众多［２］，且相互存在干扰；２）旅游心理容量以旅游者
体验为视角［３］，涉及主观判断，量化复杂；３）旅游心
理容量具有区间性［４］，在合理区间范围内符合体验
效益最大化；４）旅游心理容量呈现动态性，随着旅游
发展阶段和管理技术提高而变化。同时也看到，随
着旅游信息化建设的推进，旅游容量与智慧旅游必
然结合，这为旅游心理容量的研究带来新的契机［５］。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期刊网和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等检索工具，时间为１９８９－２０１８年，以“旅游心理容
量”、“旅游心理承载力”、“社会心理承载力”、“拥挤
感知”等主题词检索文献１２５篇，其中，国内文献占
比为：旅游类１０．１８％、地理／资源类１２．２１％、生态
类 ３．５％、经 济／管 理 类 １４．２５％、建 筑／规 划 类

２．４％、交通类１．２％、大学学报类１４．２５％；国外文
献占比为：Ｌｅｉｓｕｒ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６．１５％、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５．１２％、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１０％、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１０％、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７％、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５％、ｏｔｈ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１４．３４％。
通过对景区旅游心理容量概念定义、评估指标、测算
方法、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等方面的梳理，分析了研
究动态及发展进程，并提出了相应建议和展望。

１　景区旅游心理容量的概念定义

关于景区旅游心理容量，国外常采用社会承载
力（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的概念［６］，有３种理解：
一是基于游客与居民的社会承载力，如 Ｍｉｅｃｚｋｏｗｓｋｉ
认为游客和当地居民的社会承载力是构成游憩承载

力的一部分［７］；二是认为游憩使用量对于游客体验
的影响或改变程度更为重要，作为游憩社会承载力
的评判标准［８］；三是定义为当地居民在感受旅游负
面影响之前，旅游目的地所承受的最大利用水平［９］。
中国台湾地区常用游憩心理承载量的概念，指不导
致游客的旅游体验显著下降所能允许的游客使用

量［１０］。中国大陆地区对景区旅游心理容量的定义更
多元化，常用旅游心理容量、旅游心理承载力、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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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承载力等概念。例如，崔凤军提出心理承
载量由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心理承载量和旅游者心理

承载量组成，包括居民从心理感知上所能接受的旅
游者数量和游客所能忍受的拥挤程度［１１］；明庆忠等
从供、需两方面进行解读，认为旅游心理容量是需求
视角下 “在不降低活动质量的条件下，地域所能容
纳的旅游者最大量”，也称旅游感知容量［１２］；卢小丽
等从管理学和社会经济角度进行解析，认为旅游社
会心理承载力是“在不降低旅游者旅游体验和不可
接受的社会负面影响的条件下，包括旅游景区、旅游
城市等地域的旅游地的最大使用水平”［１３］。
综合分析认为：心理容量包含了经济、文化、管

理、心理等多层次的要素；后续研究应结合景区的地
域性特征及关键问题判别旅游心理容量的目标对

象；在景区微观空间行为研究中，应综合考虑当地居
民和游客的心理容量，探索兼顾旅游体验与社会影
响条件下景区的最大使用水平。

２　景区旅游心理容量的评估指标

（１）实际游客密度。早期研究中，旅游心理容
量只是作为旅游容量的一个因子，主要以实际游客
密度、分布情况作为心理容量值的测度来源［１４］，也有
学者采用空间规模与人群密度共同表征旅游心理承

载力的大小［１５］。综合看，此类指标多以定性为主，主
观性较强，难以准确表征心理承载力的大小及变化。

（２）满意度。满意度作为一种心理感知，通常
作为评估游憩体验和心理容量的指标。李睿等以游
客总体满意度及自然生态景观、文化景观等满意度
因子为自变量，以日游客量为因变量，测算了杭州西
溪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１６］；拥挤感
知对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主要是愉悦和激励情
绪影响着拥挤感知和满意度间的关系［１７］。因此，满
意度只能作为游憩体验所要达到的经营目标之一，
无法成为心理容量的直接体现。

（３）偏好相遇人数。游客的心理容量可能会受
到相遇人数、景区游客密度、旅行团密度、旅游者偏
好等影响，因此，有学者以遇见人数的接受程度对旅
游心理容量进行评估。如 Ａｎｄｅｒｅｃｋ等对萨姆特堡
国家纪念碑拥挤感知研究的结果显示，期望密度对
拥挤感知具有直接显著的影响［１８］。

（４）拥挤感知。拥挤感知是游客通过视觉和触
觉对外在拥挤环境感知后，进而产生相应的行为反
应的一种情绪体验［１９］。Ｍａｎｎｉｎｇ等用最小二乘法证
明了拥挤感知与可接受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加强了

拥挤感知对测量心理容量的精确性［２０］。后续学者也
以拥挤感知作为评价指标，如Ｓｈｅｌｂｙ等提出了拥挤
感知的９个等级标准，划分出了５个拥挤等级区
间［２１］。此外，“规范”也常作为拥挤感知测量的手段，
潘丽丽等通过计算游客行为的接受程度得到规范

曲线，通过旅游者拥挤感知函数拟合分析和构建旅
游拥挤规范两种方法，测量瞬时旅游心理容量［２２］；
耿悦将实际遇到游客人数与拥挤感知建立回归方

程进行测度［２３］；严欢等以物理拥挤度和心理拥挤
度作为中国国情下旅游心理容量的关键性物理影

响因子，从视觉、听觉、触觉、行动感受多方面进行
旅游体验测度［２４］，并与实际游客规模比对测算最佳
心理容量［２５］；王文文引入心理学中的“调适行为”概
念，认为游客感知到拥挤后通过适当的调适机制来
缓解这些压力冲击，进而影响旅游心理容量［２６］。
综合分析认为，拥挤感知在评估旅游心理容量

方面得到普遍认可，量化指标多以静态为主，主观性
强，而人的心理反应与情绪变化更为复杂，往往不能
反映至某个具体数值；旅游领域的“调适机制”研究
尚处于萌芽期，现有文献多是通过案例实证分析游
客拥挤感知与调适反应；后续研究需要形成旅游心
理容量的通用评估指标，在动态的仿真实验环境中
精确分析不同时空下人的心理感受及变化，与智慧
旅游和智慧管理进一步衔接。

３　景区旅游心理容量的测算方法

（１）问卷访谈法。问卷访谈是心理容量评估中
最常用的测定方法，也是最为基础的数据获取手段。
早期研究通过反映真实游客密度的摄像图片与游客

访谈结论归纳估算心理容量值［１４］，也有学者以问卷
与主观经验综合得到的比较满意的个人空间值为标

准，建立居民心理容量测算模型［２７］。围绕拥挤感知，
有学者对人的心理感受做了更为精细化的区分，在
特定时间段随机采访游客，从视觉、听觉、触觉和行
动感觉４个维度获得分析数据［２８］，分别赋予权重后
获得心理满意度最高时的综合评价。通常采用现场
观测和问卷调查等方法测定不同时间段的心理容

量［２９］，通过李克特５级、７级态度量表划分旅游拥挤
感知的方式也普遍得到认可［３０］。

（２）视觉模拟法。视觉模拟法是在问卷调查的
基础上，通过制作不同拥挤水平的图片代替叙述性
语言及具体数值，根据现场游客的游憩感受填写问
卷。Ｍａｎｎｉｎｇ等在１９９６年以图片呈现的方式供受
访者进行视觉拥挤评价，相比传统调查方法对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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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验证程度更高［３１］。从最近的研究看，学者偏
向采取电脑视觉模拟的方法获得分析数据，认为这
种方式更直接，数据真实性较高［３２］。这种方式广泛
应用于中国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中［３３］，内地学者应
用视觉模拟法测度旅游心理容量涉及的案例地主要

是湿地公园、森林公园等自然景区。
（３）统计描述法。统计描述法依据问卷、访谈、

模拟数据而进行。Ｃａｎｅｓｔｒｅｌｌｉ等对威尼斯从事旅游
业和非旅游业的居民进行感知容量期望的访谈，运
用模糊线形规划法求解出当地居民能够接受的旅游

环境容量值［３４］。分析国内现有文献，在应用数理统
计的旅游心理容量求解方法中，有学者借用经济学
中的边际效益曲线，引入边际满意度的概念，通过满
意度函数对游客量一次求导计算心理容量［３５］，或建
立拥挤规范得到规范曲线论证心理容量最佳值［２９］。
也有学者将心理容量的影响因素纳入统计模型中，
如采用检验和回归分析探讨张家界景区游客拥挤感

知在不同条件下的差异［２７］。在测算当地居民的旅游
心理容量时，目前较为常用的是依托问卷信息，基于
模糊层次分析法确定分项指标权重，构建社会心理
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定性与定量结合，得到相关性
最强的影响因子［３６］。

（４）仿真模型法。在数据获取上，视觉模拟法
提供的画面选择仍受到访谈者的限制，无法实现环
境与游客的良好互动，常规的数理统计方法更侧重
于静态心理容量的测算和影响因子的显著度分析，
而仿真模拟的出现提供了一种更为动态、可持续的
景区规划和旅游管理方式。２００９年刘敏采用系统动
力模型进行仿真模拟，绘出颐和园旅游环境容量随
时间和其他参数值变化的曲线图，分析了单个或多
个因素变化对园内环境容量的影响［３７］。近期面向需
求和政策导向的旅游容量研究，有学者利用陈述性
偏好法、选择实验和条件Ｌｏｇｉｔ模型开展景区容量测
算［３８］。从趋势上看，仿真实验依托虚拟现实、多媒
体、人机交互、数据库和网络通讯等技术，可实现真
实实验不具备或难以完成的实验功能，如不同景区
空间布局方案对人流分布的影响以及通过参数调整

实现理想人群与景区平衡的分布格局等［３９］。仿真实
验的关键是时空动态模型的支持，目前有学者利用
半马尔科夫模型对菲律宾岛国家公园的旅游者时空

运动进行仿真［４０］，基于计算机推理技术开展时空分
流决策［４１］，在 ＡｒｃＧＩＳ和Ｒｅｐａｓｔ平台下构建 Ａｇｅｎｔ
仿真框架下的游客到达、游客移动、游客停留［４２］等仿
真实验。

　　综合分析认为，景区旅游心理容量的量化方法
主观性较强，目前在求解方法、数据获取、操作方式、
评价指标、权重设定等方面以静态为主，尚未形成通
用的心理曲线模型和分析模式，开始有学者探索视
觉模拟方法和仿真模型方法的运用，关注人的行为
特征与旅游心理容量的关系。然而，当前旅游仿真
实验主要还是二维环境，与三维虚拟现实和真实感
场景的结合还处于探索期，而三维虚拟地理环境下
的仿真实验能够方便地提供动态视觉感知实验条

件，在理论上弥补传统静态视觉评估方法的不足，在

３Ｄ技术上也突破了发展瓶颈，值得进一步探索。

４　景区旅游心理容量的影响因素

（１）基于居民旅游心理容量的影响因素。有学
者认识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重要性，提出社
区居民心理承载力的变化不仅是旅游业发展的结

果，同时与当地原有的文化摄入程度、发展水平及景
区特点密切相关［４３］；也有学者引入旅游替代效应与
旅游收入效应的新概念，提出旅游地经济发展水平
及居民旅游收入水平决定旅游心理承载力的观点［４４］。

（２）基于游客旅游心理容量的影响因素。有学
者发现景区的活动类型对游客拥挤感知的影响较

大，主题乐园的游客对拥挤的环境接受度更高，而相
遇人数对游客的拥挤感知影响较小［４５］，并指出人群
密度不是影响拥挤的唯一因素［４６］。国内早期研究
中，关注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人社会经济背景、个人对
环境的期望、情境条件、个人情绪等［４７］，以及景区性
质和布局、旅游者的个人倾向和其他旅游者行为［４］。
也有学者探讨了拥挤感知对景区体验的影响，如景
区景观、景区环境、景区服务、景区设施［１７］，分析得到
影响游客拥挤感知的因素有拥挤常模（评估拥挤程
度的标准，如可接受程度、偏好程度等）、旅游特性、
景区环境［２６］。相关研究还发现：主题公园中排队等
待对项目精彩程度的感知与游玩满意度的影响最

强［４８］；旅游心理容量取决于游客数量、游人之间的相
互影响、园区休息设施的设置和其他方面的负面评
价［２２］；旅游心理容量曲线呈现非单调递减性、旺季心
理容量更大、老年和女性心理容量较小、游客心理容
量与文化程度呈现逆相关［２］等结论。在应对拥挤的
研究中，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发现１５％～９２％的游客对社会条
件的变化会采取应对措施，４２％～９２％的游客对不
喜欢的现场状态会采取时间替代，１５％～８６％的游
客会采取空间替代［４９］。国内也有学者借助随机效用
理论研究不同游客类型对调适行为分类的选择，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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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趋向排序为时间替代（改变季节或每日时间点的
参观时间）、空间内替代（改变游览路线，选择同一区
域的其他地方）、情感替代（调整拥挤造成的负面情
绪）、空间外替代（离开原有区域选择其他地方）、活
动替代（改变初始活动类型）［５０］；结合反馈思路，构建
普适性的游客拥挤感知影响因素模型图，论证“环
境—感知—调适行为”互动的动态性，研究游客的动
机、期望和偏好在游憩过程中的动态变化［５１］。
随着社区治理越来越受重视，影响旅游心理容

量的因素还涉及旅游管理部门对整个旅游目的地的

开发和管理［１３］。有学者运用潜在冲突指数（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ｄｅｘ，ＰＣＩ）方法，发现心理容量不仅受
到游客心理特征的影响，更与居民是否参与旅游经
营紧密相关，参与旅游经营的居民较未参与居民心
理容量更大［５２］。
综合分析认为，景区旅游心理容量受游客个体

因素、景区因素、游客相互影响、游客与居民关系等
不同维度因素的影响，学者们采用计量模型对其作
用机理展开了多维度的探讨，开始关注环境—感
知—调适行为之间的动态反馈与游客的动机、期望
和偏好等属性的动态变化（图１）；因素主要包括社会
因素（个人特质、他人行为）及情境因素（环境特征、
宣传管理、时空特征）两部分，其中，环境特征多关注
景区类型、天气／气候、背景声音等宏观环境要素，针
对与旅游者密切相关的步行环境等微观环境因素展

开的深入研究较少。目前微观环境的研究对象涵盖

图１　基于“环境—感知—调适行为”动态反馈的
游客拥挤感知影响因素模型

Ｆｉｇ．１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城市街道、社区、校园、商业综合体等各类空间，由于
因素多而复杂，并且需要结合人的偏好，常应用ＶＲ
等仿真模拟手段。研究景区微观环境要素的影响将
有效推进精细化、人性化的景区空间规划及管理，方
法上则需依托目前智慧景区建设及仿真模拟手段，
进一步开展对因素的偏好、影响程度及与人群、时
（空）间关系的研究。

５　景区旅游心理容量的优化管理策略

针对社区居民和旅游者主客双方复杂的心理行

为，应对其进行有效引导，如社区参与规划、全民旅
游教育、减少游客不文明行为等［５３］。针对游客的研
究则更为关注时空变化在解决心理容量超载中的作

用。比如，认为有计划的分散客流、区分淡旺季景区
门票价格、充分利用景区现有空间、提高旅游供给能
力以提升旅游心理容量［１］；采取限制策略，包括对公
园开放时间进行限制，或者采取分散策略，发布拥挤
情况的公告等策略以提升旅游心理容量；基于信息
需求分析，挖掘感知机理，运用排序Ｌｏｇｉｔ模型提出
应对不同游览阶段拥挤感知的旅游决策［５４］。近年
来，借助信息技术和智慧景区建设策略受到关注，如
通过管理制度分流和显示游客容量超载进行容量调

控［２２］，采用智慧监测技术进行路段精细化人流管理
和预警［５５］。在空间优化上，街道城市主义和步行环
境优化越来越受关注［５６］。
综合分析认为，景区旅游心理容量超载的应对

策略主要包括政策、宣传、管理等软层面，也涉及优
化游览路线、导览系统、空间布局等硬层面，但精细
化与人性化方面还存在不足；深入研究步行环境中
的街道尺度、人流量、街道界面特征、店铺功能以及
街道的声光热等微环境对景区旅游心理容量的影响

和对应策略，对景区规划和空间调整更具现实意义。

６　研究展望

从发展趋势看，随着技术的进步，旅游仿真实验
在旅游心理容量研究上有其优势和必要性。旅游仿
真实验通过无人机或激光雷达再现景区真实三维场

景，加载时空动态的人机交互环境，支撑人的视觉、
听觉、触觉和行为感受等需求；仿真实验支持对比试
验和变量控制实验，支撑控制变量下的机理揭示和
空间规划方案的影响评估等应用；仿真实验具有时
空动态性，可以摆脱当前基于静态分析方法的不足。
然而，构建基于仿真实验的景区旅游心理容量

研究体系需解决两个重要的技术问题。首先，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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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数据库平台建设，需要引入三维虚拟现实与
旅游者行为研究的最新技术手段，开展旅游心理承
载力研究和旅游者行为体验研究。其次，科学构建
“景区空间—人的移动空间—人的感受空间”三元集
成空间的技术分析框架，并聚焦到与旅游者密切相
关的步行环境的空间落地问题上。当前，依托实验
科学的旅游行为研究还处于起步期，旅游环境容量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的制度和政策讨论，包括对
门票的杠杆作用［５７］、人流分散探讨［１］、旅游者行为角
度引导［２８］、开放时间和拥挤告知／应对、淡旺季调控
策略等。从学科发展趋势看，旅游研究需要着力建
设“深度参与＋情境沉浸”的实验模式，依托虚拟仿
真实验平台支撑旅游研究的应用型、复合型和创新
型发展［５８］。因此，以三维虚拟地理环境的旅游仿真
实验为方法，研究微观旅游环境下的景区旅游心理
容量及其影响机理，对于提升旅游者体验和优化景
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方法的
探索和实践指导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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